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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入
秋
後
，﹁
一
帶
一
路﹂
突
然
在
香
江
大
熱

起
來
。
最
多
時
一
周
會
舉
辦
三
場
論
壇
，
特

首
、
財
爺
和
商
界
大
佬
紛
紛
到
場
，
抒
發
香
港

誓
做﹁
超
級
聯
繫
人﹂
的
萬
丈
豪
情
。
聽
後
，

真
有
點
飄
飄
然
、
浪
跡
古
道
的
感
覺
。

做
記
者
，
要
每
日
找
新
聞
、
做
新
聞
、
策
劃
新
聞
，

腦
子
停
不
了
胡
思
亂
想
。
香
港﹁
一
帶
一
路﹂
熱
的
背

後
，
總
覺
得
表
態
、
口
號
多
了
點
，
具
體C

ase

少
了

點
，
不
飄
飄
然
才
怪
呢
。
前
幾
日
，
收
到
香
港
「
亞
洲

協
會﹂
︵A

sia
Society

H
ong
K
ong
C
enter

︶
一
封

電
郵
，
告
知
有
場
王
心
心
的
琵
琶
演
奏
音
樂
會
，
歡
迎

媒
體
報
道
。
電
郵
文
字
充
滿
詩
意
：
一
把
自
西
方
傳
入

的
樂
器
，
如
何
吹
動
唐
朝
詩
人
的
職
場
悲
歌
…
…
附
帶

有
英
文
，
顯
得
頗
有
國
際
範
兒
：A

n
instrum

ent
from

the
w
est,

playing
the
lam
ent
for
the

poets'career
in
T
ang
D
ynasty

…
…

上
述
文
字
無
任
何
語
病
，
但
卻
犯
了
低
級
地
理
學

錯
誤
。﹁
琵
琶﹂
自
西
漢
起
從﹁
西
域﹂
傳
入
中

國
，
本
是
西
域
遊
牧
民
族
的
馬
上
樂
器
，
早
成
為
中

國
的
重
要
民
族
樂
器
。
用
從﹁
西
方
傳
入﹂
是
混
淆

了﹁
西
域﹂
和﹁
西
方﹂
的
不
同
概
念
。
自
博
望
侯

張
騫﹁
鑿
空
西
域﹂
始
，
西
域
馬
、
苜
蓿
、
葡
萄
和

石
榴
等﹁
洋
物﹂
傳
入
中
土
，
故
中
外
史
學
家
公
認

﹁
西
域﹂
概
念
。
而﹁
西
方
︵W

est

︶﹂
則
是
一
個

近
現
代
流
行
的
地
理
政
治
學
概
念
，
主
要
是
指
歐
美

國
家
。
依﹁
亞
洲
協
會﹂
之
解
，
琵
琶
應
是
從
西
歐
傳
來
的
。
但

願
筆
者
庸
人
自
擾
，
誤
會
了﹁
亞
洲
協
會﹂
本
意
。
一
般
而
言
，

西
域
︵W

estern
R
egions

︶
是
指
蘭
州
以
西
、
經
千
里
河
西
走

廊
後
入
新
疆
天
山
南
北
和
中
亞
腹
地
的
廣
袤
地
區
。﹁
西
域﹂
和

﹁
西
方﹂
雖
一
字
之
差
，
卻
南
轅
北
轍
。
堂
堂
本
港
智
庫
張
冠
李

戴
，
頗
說
明
問
題
。

還
有
個
例
子
，
更
讓
我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一
年
前
，
我
讀
到

號
稱﹁
香
江
第
一
才
子﹂
的
某
君
文
章
，
點
評
普
京
和
烏
克
蘭

政
局
，
中
間
常
識
性
錯
謬
達
八
處
之
多
。
作
者
說
：﹁
烏
克
蘭

西
部
就
像
塞
爾
維
亞
，
是
說
俄
語
的
居
民
，
但
烏
克
蘭
東
部
一

大
片
，
卻
有
自
己
的
文
化
，
堅
決
拒
俄
。﹂
事
實
是
，
烏
東
的

頓
巴
斯
工
業
和
產
煤
區
主
要
居
民
是
俄
羅
斯
族
，
信
奉
東
正

教
，
希
望
與
俄
羅
斯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
而
以
利
沃
夫
為
中
心
的

烏
西
地
區
許
多
居
民
信
奉
天
主
教
，
歷
史
上
曾
是
波
蘭
領
土
，

主
張
倒
向
西
方
。
烏
克
蘭
東
西
矛
盾
是
國
家
陷
入
動
亂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更
厲
害
的
還
在
後
面
，
作
者
竟
將
中
歐
國
家
硬
塞

進
由
中
俄
和
哈
吉
烏
塔
四
個
中
亞
國
家
組
成
的
上
海
合
作
組

織
。
知
之
為
知
之
，
不
知
為
不
知
，
是
知
也
。﹁
第
一
才
子﹂

尚
且
如
此
，
其
他
人
可
想
而
知
了
。

兩
個
月
前
，﹁
財
爺﹂
曾
俊
華
開
始﹁
一
帶
一
路﹂
破
冰
之

旅
，
造
訪
德
國
、
波
蘭
和
捷
克
三
國
。
聞
訊
，
一
位
可
以
說
是
最

熟
知﹁
絲
綢
之
路﹂
的
本
港
商
界
朋
友
差
點
哭
了
，﹁﹃
一
帶
一

路﹄
怎
麼
也
要
從
周
邊
國
家
開
始
啊
！
怎
麼
也
不
能
從
東
歐
開
始

啊
！﹂
朋
友
的
觀
點
不
錯
。
「
一
帶
」
的
核
心
區
域
是
中
國
周
邊

國
家
，
主
要
是
指
獨
聯
體
國
家
。
八
百
年
前
，
成
吉
思
汗
舞
動

﹁
上
帝
之
鞭﹂
，
征
服
了
整
個
歐
亞
大
陸
，
但
蒙
古
鐵
騎
打
到
維

斯
瓦
河
畔
的
東
歐
，
已
成
強
弩
之
末
。
今
天
，
倘
香
港
取
歐
美
而

捨
周
邊
，
那
與
過
去
有
何
區
別
？

兩
年
前
，
哈
薩
克
斯
坦
駐
港
總
領
事
曾
告
訴
我
，
香
港
一
年

去
那
裡
的
遊
客
不
足
三
百
人
，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到﹁
一
帶
一

路﹂
上
搵
真
金
白
銀
，
先
要
拿
出
勇
氣
，
要
敢
吃
牛
羊
肉
，
能

忍
受
零
上
四
五
十
度
的
高
溫
。
還
要
有
懂
俄
語
、
哈
薩
克
語
和

烏
茲
別
克
語
等
突
厥
語
言
的
人
才
。
還
有
，
那
裡
民
風
彪
悍
純

樸
，
投
資
環
境
複
雜
，
腐
敗
嚴
重
，
心
理
上
要
做
好
準
備
。

少
點
口
號
，
多
點
實
際
，
香
港﹁
一
帶
一
路﹂
夢
才
能
啟
程
。

給「亞洲協會」挑個錯

最
近
一
名
港
男
旅
行
柬
埔
寨
首
都
金
邊

時
，
使
用
航
拍
機
飛
過
皇
宮
，
遭
警
方
拘

捕
。
目
前
外
國
許
多
地
方
都
有
規
管
航
拍
，

香
港
則
自
由
得
多
。

去
年
非
法
「
佔
中﹂
集
會
現
場
，
記
者
利
用
安
裝

了
攝
像
鏡
頭
的
小
型
遙
控
飛
行
器
航
拍
，
以
高
空
拍

攝
技
巧
，
拍
得
示
威
者
留
守
街
頭
畫
面
，
製
造
場
面

壯
觀
效
果
。
以
往
採
訪
類
似
的
新
聞
，
媒
體
大
多
數

租
用
直
升
機
，
以
居
高
臨
下
取
景
。
如
今
有
了
遙
控

飛
行
器
，
似
乎
方
便
許
多
。
但
外
國
媒
體
提
出
警

告
，
此
種
新
興
玩
意
弊
多
於
利
，
政
府
宜
盡
早
立
例

管
制
。

目
前
市
面
上
出
售
的
遙
控
飛
行
器
，
可
以
作
三
百

六
十
度
飛
行
；
機
體
前
方
和
下
方
帶
有
鏡
頭
，
拍
攝

到
的
畫
面
能
即
時
傳
送
。
如
果
飛
行
器
不
作
拍
攝
用

途
，
亦
可
以
由
兩
人
分
別
遙
控
兩
部
機
，
模
擬
空
戰

遊
戲
。

私
人
擁
有
遙
控
飛
行
器
，
任
由
它
在
天
空
飛
翔
，
隨
時
會
影
響

民
航
飛
機
安
全
；
也
容
易
被
恐
怖
分
子
利
用
，
進
行
破
壞
活
動
。

最
近
，
英
國
中
部
一
座
守
衛
森
嚴
監
獄
的
鐵
絲
網
上
，
掛
着

一
部
遙
控
飛
行
器
。
警
方
將
它
拆
下
檢
查
，
原
來
是
毒
販
利
用

飛
行
器
，
將
毒
品
偷
運
進
監
獄
出
售
。
幸
而
它
所
飛
的
高
度
有

限
，
被
鐵
絲
網
阻
截
了
。

這
些﹁
無
王
管﹂
的
空
中
小
霸
王
，
今
年
夏
天
曾
經
穿
越
過

倫
敦
的
白
金
漢
宮
，
據
說
女
皇
去
了
蘇
格
蘭
度
假
，
虛
驚
一

場
。
最
駭
人
的
一
次
恐
怖
威
脅
，
同
樣
發
生
在
今
夏
，
一
部
遙

控
飛
行
器
昂
然
橫
過
一
個
核
子
潛
艇
中
心
。
去
年
，
它
更
飛
近

倫
敦
希
斯
羅
機
場
，
差
點
撞
向
一
架A

320

空
中
巴
士
。

根
據
消
費
雜
誌
介
紹
，
價
錢
最
貴
的
遙
控
飛
行
器
，
約
一
萬

四
千
港
元
，
達
專
業
質
素
，
遙
控
範
圍
在
兩
公
里
以
內
。
比
較

便
宜
的
，
約
八
百
元
便
可
以
買
到
。
香
港
年
輕
人
喜
歡
追
潮

流
，
貪
新
鮮
，
登
上
聊
天
網
，
發
覺
遙
控
飛
行
器
的
粉
絲
很

多
；
它
們
橫
行
霸
道
，
遲
早
出
事
。

內
地
商
人
腦
筋
轉
得
快
，
聽
說
，
某
快
遞
公
司
計
劃
不
久
將
來
，

以
遙
控
飛
行
器
來
取
代
人
手
運
送
小
郵
包
，
加
快
送
貨
時
間
。

遙控飛行器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近
日
因
要
準
備
個
講
座
，
把
大
學
時
讀
過
的

幾
本
小
說
翻
了
出
來
，
書
頁
已
發
黃
，
一
陣
古

早
霉
味
，
大
二
時
手
寫
的
頁
邊
筆
記
還
在
。
我

很
怕
話
當
年
，
不
過
偶
然
想
想
也
罷
了
。

剛
畢
業
時
，
人
問
起
大
學
讀
什
麼
，
我
答
比

較
文
學
，
人
們
總
是
先
不
明
白
，
跟
着
就
沒
興
趣

兼
轉
話
題
。
現
在
當
然
是
再
沒
人
問
了
，
倒
是
我

會
問
近
年
讀
比
較
文
學
的
年
輕
人
讀
了
些
什
麼
，

不
過
聽
說
這
科
近
年
因
少
人
讀
，
多
已﹁
執

笠﹂
，
或
是
納
入
了
文
化
研
究
科
。
這
也
不
奇
。

即
使
在
我
們
年
代
，
全
系
也
不
過
八
個
人
包
括

我
，
是
全
修
比
較
文
學
的
，
跟
門
庭
若
市
的
英
國

文
學
相
比
，
絕
對
是
冷
門
。
其
實
所
謂﹁
全
修﹂

也
不
正
確
，
因
為
學
位
試
要
求
考
八
張
試
卷
，
但
當

時
比
較
文
學
總
共
也
只
開
六
科
，
所
以
我
們
也
必
須

再
選
另
外
兩
科
搭
夠
，
我
就
選
了
兩
門
英
國
戲
劇
湊

數
。
至
於
比
較
文
學
科
目
有
什
麼
？
記
憶
中
有
俄
國

小
說
、
德
國
小
說
、
能
劇
、
元
明
戲
曲
，
還
有
些
專

題
比
較
，
如
中
國
戲
曲
對
布
萊
希
特
的
影
響
等
。

那
時
的
學
制
很
好
，
一
年
級
只
考
一
次
試
，
二
年
級
根
本
沒

考
試
，
沒
測
驗
，
只
交
功
課
，
一
切
只
等
三
年
級
學
位
試
。
所

以
我
二
年
級
幾
乎
沒
上
課
，
但
每
周
的
小
組
導
修
卻
不
敢
蹺

課
。
也
幸
好
有
導
修
，
才
逼
自
己
看
了
很
多
半
吋
至
兩
吋
厚
的

長
篇
小
說
，
最
經
典
的
是
舊
俄
小
說
和
德
國
小
說
，
都
是
十
九

二
十
世
紀
之
交
的
重
量
級
作
品
，
真
的
開
了
眼
界
。
由
於
這
幾

科
的
學
生
很
少
，
導
修
老
師
多
就
是
科
目
的
專
責
講
師
︵
當
時

不
叫
教
授
︶
。
導
修
課
都
很
難
，
每
次
只
五
六
人
，
熟
不
熟
書

沒
處
躲
，
且
談
的
就
是
小
說
文
本
，
不
能
亂﹁
吹﹂
，
所
以
雖

然
做
兼
職
和
搞
活
動
很
忙
，
也
不
敢
不
熬
夜
看
看
書
。
聽
說
後

來
的
比
較
文
學
都
不
大
看
小
說
文
本
，
如
是
真
的
就
蠻
可
惜
。

長
篇
小
說
，
就
是
要
年
輕
時
細
看
。

至
於
那
七
個
同
學
，
很
抱
歉
我
只
記
得
一
個
男
的
。
三
年
級

時
我
們
住
第
三
街
同
一
幢
大
廈
，
他
住
樓
下
，
最
記
得
是
常
見

到
他
手
指
勾
住
一
件
掛
在
透
明
膠
袋
裡
乾
洗
好
的
雪
白
襯
衣
，

上
落
樓
梯
，
很
型
的
樣
子
。
他
名
字
也
很
型
，
叫A

lfonso

。

古早味比較文學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美
麗
的
江
女
士
在
離
婚
之
後
向
我
詢
問
她
下
一
次
的
婚

姻
目
標
及
時
間
問
題
，
根
據
她
占
得
的
︽
復
︾
卦
變

︽
震
︾
卦
，
我
說
：﹁
卦
有﹃
中
行
獨
復﹄
的
斷
語
，
表

明
在
十
年
之
內
，
除
了
前
夫
馬
上
有
復
婚
要
求
之
外
，
不

再
有
合
適
的
婚
姻
對
象
。
可
惜
你
放
棄
了
這
次
機
會
。﹂

一
個
月
後
，
前
夫
果
然
提
出
了
復
婚
請
求
，
但
江
女
士
總
感
到

二
人
話
不
投
機
，
謝
絕
了
前
夫
的
悔
意
，
進
入
了
空
茫
的
期

待
。復

卦
探
討
回
歸
和
復
興
的
智
慧
。
卦
辭
說
：﹁
復
，
亨
，
出

入
無
疾
，
朋
來
無
咎
，
反
復
其
道
，
七
日
來
復
，
利
有
攸

往
。﹂
久
違
的
陽
剛
之
氣
終
於
王
者
歸
來
並
面
臨
偉
大
的
復

興
，
一
切
腳
踏
實
地
的
奮
鬥
都
將
具
有
乘
風
破
浪
的
光
明
前

途
，
曾
經
剝
落
萬
物
的
陰
邪
之
氣
，
全
都
轉
化
為
輔
佐
陽
剛
的

臂
膀
和
羽
翼
。
無
論
歷
經
何
等
長
久
的
隔
離
和
剿
殺
，
都
將
無

法
阻
擋
陽
剛
注
定
要
回
歸
和
復
興
的
步
伐
，
因
為
它
本
來
就
是

天
地
間
固
有
的
一
條
不
可
或
缺
的
人
間
正
道
。
古
代
國
君
在
一

元
復
始
的
冬
至
日
這
一
天
，
命
令
天
下
閉
關
守
靜
，
停
止
一
切

商
旅
和
官
方
視
察
活
動
，
目
的
是
由
於
陽
氣
初
回
、
力
量
微

弱
，
要
在
寂
然
大
靜
中
讓
它
盡
情
、
專
致
地
復
甦
，
這
是
對
陽

氣
回
復
的
空
前
尊
重
與
景
仰
。
同
理
，
正
義
力
量
和
優
良
傳
統

的
回
歸
與
復
興
也
是
一
個
艱
難
的
分
娩
過
程
，
與
其
添
加
一
些

苛
求
和
批
判
的
噪
音
，
還
不
如
營
造
一
種
平
和
而
莊
敬
的
環

境
。

初
九
、
不
遠
復
，
無
袛
悔
，
元
吉
。
在
錯
誤
的
道
路
上
還
沒
有
走
得
太

遠
就
能
及
時
返
回
，
畢
竟
沒
有
讓
錯
誤
形
成
慘
重
的
代
價
，
更
沒
有
讓
錯

誤
形
成
積
重
難
返
、
堵
塞
歸
路
的
巨
大
屏
障
。
這
次
回
歸
是
對
錯
誤
的
發

現
，
也
是
對
真
理
的
發
現
，
回
歸
之
路
是
一
條
無
怨
無
悔
的
負
重
致
遠
的

復
興
之
路
。

六
二
、
休
復
，
吉
。
在
親
友
和
家
國
的
強
烈
需
要
和
懇
切
呼
喚
之
中
，

在
遠
方
學
成
歸
來
的
遊
子
選
擇
報
效
家
鄉
。
雖
然
，
事
業
愈
大
必
定
走
得

更
加
遼
遠
，
但
不
等
於
走
得
愈
遠
事
業
就
一
定
更
加
宏
大
。
只
有
在
深
愛

和
需
要
自
己
而
自
己
也
同
樣
深
愛
和
需
要
的
熱
土
上
，
才
能
迅
速
成
長
起

事
業
的
參
天
大
樹
。

六
三
、
頻
復
，
厲
，
無
咎
。
在
決
然
前
行
的
途
中
驀
然
想
起
只
有
返
回

原
路
才
是
正
確
的
出
路
，
正
要
回
轉
身
來
又
突
然
感
到
放
棄
業
已
涉
越
的

歷
程
十
分
可
惜
。
有
限
的
決
策
能
力
把
他
長
時
間
定
格
在
拉
鋸
式
的
來
回

擺
動
之
中
。
在
時
間
許
可
的
前
提
下
，
出
現
這
種
痛
苦
的
擺
動
是
沒
有
害

處
的
，
畢
竟
表
明
他
已
經
開
始
了
對
回
歸
的
反
思
和
論
證
。

六
四
、
中
行
獨
復
。
挾
裹
在
一
支
你
追
我
趕
的
隊
伍
之
中
，
他
感
到
這

是
一
支
被
從
眾
心
理
扼
殺
了
集
體
智
慧
的
隊
伍
，
人
們
無
一
不
被
一
種
自

投
羅
網
的
思
想
控
制
着
氣
衝
斗
牛
。
他
因
勸
阻
他
們
而
陷
於
孤
立
，
只
得

獨
自
一
人
踏
上
了
與
這
支
隊
伍
背
道
而
馳
的
歸
路
，
也
因
此
而
成
為
這
支

隊
伍
中
唯
一
的
倖
存
者
。

六
五
、
敦
復
，
無
悔
。
頻
繁
而
低
級
的
創
新
最
終
變
成
了
連
環
不
斷
的

惡
性
否
定
，
一
味
學
習
他
人
竟
然
遭
到
他
人
的
惡
意
玩
弄
。
首
領
人
物
不

惜
背
負
起
倒
退
和
保
守
的
罵
名
，
義
無
反
顧
地
做
出
了
恢
復
優
良
傳
統
的

重
大
決
定
。
優
良
傳
統
是
從
厚
重
的
歷
史
中
提
煉
出
的
智
慧
和
規
律
，
是

後
人
片
刻
的
異
想
天
開
和
科
技
的
神
通
廣
大
都
無
法
替
代
的
文
化
的
精

魂
，
是
無
數
先
輩
在
天
地
間
用
生
命
開
拓
出
的
現
成
的
道
路
。

上
六
、
迷
復
，
凶
，
有
災
眚
，
用
行
師
，
終
有
大
敗
，
以
其
國
君
，

凶
，
至
於
十
年
不
克
征
。
由
於
死
心
塌
地
迷
戀
和
依
賴
別
人
的
成
功
路

徑
，
乃
至
於
被
這
種
路
徑
導
向
絕
壁
懸
崖
，
最
終
在
墜
身
懸
崖
的
剎
那
才

悔
恨
沒
有
趁
早
回
頭
，
只
是
此
時
，
原
本
就
在
腳
下
的
歸
路
已
經
變
得
人

天
永
隔
了
。
這
是
一
個
不
顧
後
果
地
對
某
種
單
一
的
路
徑
和
方
法
具
有
深

度
迷
戀
的
人
，
如
果
任
由
他
指
揮
三
軍
，
必
定
要
給
國
家
帶
來
十
年
都
無

法
恢
復
元
氣
的
滅
頂
之
災
。

復卦

乙
未
年
二
十
四
節
氣
之﹁
立
冬﹂
已
來
臨
，
顧
名

思
義
已
步
入
冬
天
。
立
冬
日
之
前
夕
，
北
京
及
鄰
近

地
區
早
降
暴
雪
，﹁
瑞
雪
兆
豐
年﹂
，
市
民
喜
迎
瑞

雪
，
開
心
不
已
。
可
惜
我
們
身
在
南
方
的
香
港
，
天

氣
仍
未
見
轉
冷
，
早
晚
稍
涼
，
氣
候
有
差
別
。

今
又
見
四
年
一
度
之
區
議
會
選
舉
，
將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星
期
日
舉
行
。
對
於
香
港
人
來
說
是
選
舉
大
日

子
，
全
港
十
八
區
四
百
三
十
一
個
選
區
議
席
將
由
選
舉

產
生
。
今
屆
起
委
任
議
席
已
取
消
，
這
是
香
港
民
主
發

展
又
一
進
步
。
相
信
有
資
格
已
登
記
之
選
民
，
在
當
日

會
積
極
投
票
。
闔
家
飲
茶
後
一
起
去
投
票
，
盡
好
市
民

義
務
，
誠
一
有
意
義
的
事
。
選
舉
當
日
投
票
時
間
直
至

晚
上
十
時
三
十
分
。

眾
所
周
知
，
區
議
會
的
職
能
是
就
地
方
行
政
區
的
福

利
、
公
共
設
施
服
務
、
社
區
活
動
等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
及
獲
得
政
府
撥
款
承
擔
行
政
區
內
的
環
境
改
善
、

促
進
文
化
康
樂
等
社
區
活
動
。
有
幸
當
選
的
區
議
員
履

行
職
責
外
，
最
重
要
是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
可
惜
竟
有

﹁
蛇
王﹂
議
員
出
席
率
甚
低
，﹁
雙
料﹂
議
員
尤
甚
。

如
此
沒
有
擔
當
，
沒
有
責
任
的﹁
蛇
王﹂
議
員
，
如
果

今
屆
再
參
選
，
選
民
肯
定
不
會
再
投
他
的
票
。
眼
睛
雪

亮
的
選
民
會
向
愛
國
愛
港
的
候
選
人
投
票
，
擁
護
愛
國

愛
港
分
子
為
社
區
服
務
。

無
論
是
區
議
員
或
立
法
會
議
員
，
都
要
有
為
全
港
市

民
服
務
的
擔
當
和
責
任
。
回
歸
祖
國
的
香
港
，
特
區
政

府
依
基
本
法
施
政
，
實
行﹁
一
國
兩
制﹂
，﹁
港
人
治

港﹂
。
我
們
勿
以
單
一
角
度
理
解
基
本
法
，
勿
單
一
從

兩
制
來
理
解
基
本
法
，
應
該
以
一
國
為
前
提
，
從
中
央

角
度
去
理
解
基
本
法
。
同
樣
，
作
為
一
個
區
議
員
，
勿

單
一
地
以
地
區
角
度
利
益
去
討
論
社
區
事
務
，
我
們
應

該
以
全
港
利
益
為
依
歸
。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
例
如
發
展
郊
野
公
園
用

地
的
爭
議
上
，
為
全
港
市
民
利
益
，
特
別
是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是
迫
切
的
當
務
之
急
。
問
題
是﹁
巧
婦
難
為
無
米
炊﹂
，

沒
有
土
地
如
何
解
決
房
屋
問
題
呢
？
諸
如
此
類
。
區
議
會
及
議
員
在

商
議
社
區
民
生
康
樂
設
施
等
地
區
事
務
的
同
時
，
亦
應
該
以
整
體
利

益
為
依
歸
，
便
可
減
少
過
多
無
謂
的
政
治
爭
拗
。

區議員應以整體利益為依歸 思旋
天地
思 旋

一
說
到﹁
這
個
冬
天
不
太
冷﹂
，
二
十
一
年
前
可
能
你

會
說
是
一
首
張
學
友
的
歌
曲
，
二
十
一
年
後
，
你
可
能
已

經
忘
記
了
這
首
歌
，
但
是
你
會
用
來
形
容
今
年
香
港
的
天

氣
，
原
來
填
詞
人
陳
少
琪
已
經
早
着
先
機
，
知
道
這
個
天

氣
情
況
將
會
在
不
久
出
現
。

一
年
四
季
，
我
們
都
會
在
轉
換
季
節
的
時
候
用
上
這
樣
的
話

題
，
像
什
麼
：﹁
好
像
今
年
春
天
比
去
年
潮
濕﹂
、﹁
今
年
夏

天
特
別
熱﹂
、﹁
為
什
麼
今
年
好
像
沒
有
了
秋
天﹂
、﹁
今
年

冬
天
相
信
不
會
寒
冷﹂
…
…
以
上
形
容
天
氣
的
情
況
，
相
信
我

們
也
曾
經
拿
來
作
話
題
，
每
年
如
是
，
而
每
年
也
這
樣
度
過
。

記
得
曾
經
在
加
拿
大
生
活
的
日
子
，
一
年
四
季
的
景
象
分

明
，
相
當
清
楚
，
就
好
像
經
過
漫
長
落
雪
的
冬
天
之
後
踏
入
春

天
，
已
經
枯
死
的
草
地
再
次
呈
現
綠
色
，
枯
萎
的
樹
幹
再
次
長

出
幼
芽
，
陣
陣
青
葱
的
氣
味
，
帶
給
人
們
踏
入
新
一
年
的
景

象
，
令
我
們
在
這
新
的
一
年
有
着
無
限
的
生
氣
及
希
望
。

夏
天
季
節
，
人
們
就
正
如
蟒
蛇
一
樣
，
經
過
冬
眠
後
再
次
出

來
覓
食
，
活
躍
起
來
。
什
麼
水
上
活
動
、
戶
外
野
餐
燒
烤
，
只

是
簡
單
在
家
的
後
院
進
行
，
已
經
不
亦
樂
乎
，
就
好
像
上
天
給

你
一
個
氧
氣
罩
，
任
你
呼
吸
夏
天
的
氣
味
，
而
且
這
個
季
節
在

外
國
，
往
往
到
晚
上
九
點
多
，
天
色
才
開
始
變
暗
，
太
陽
伯
伯

好
像
不
需
要
休
息
，
盡
量
把
這
個
與
戶
外
接
觸
的
機
會
給
你
盡

情
發
揮
。

至
於
每
逢
到
了
秋
天
，
又
是
一
個
非
常
鮮
明
的
季
節
，
因
為

外
國
的
天
氣
漸
趨
寒
冷
，
綠
油
油
的
樹
葉
也
因
為
天
氣
轉
變
而

開
始
展
現
出
紅
與
橙
的
顏
色
，
立
時
這
個
季
節
變
得
浪
漫
，
更
加
令
人
有

一
種
很
想
拍
拖
的
衝
動
，
這
個
季
節
的
情
景
也
是
我
最
懷
念
的
。

但
到
了
冬
天
，
寒
冷
的
程
度
近
乎
不
可
居
住
，
往
往
氣
溫
降
至
零
下
三

十
幾
四
十
度
，
每
逢
走
到
街
上
也
是
一
種
挑
戰
，
面
對
這
種
大
風
雪
的
環

境
有
時
真
是
吃
不
消
，
但
我
也
很
享
受
這
種
情
況
，
因
為
冬
天
應
該
就
是

白
雪
紛
飛
，
每
棵
樹
木
也
因
為
降
雪
而
換
上
一
身
白
色
衣
裳
。

回
到
香
港
這
十
幾
年
，
真
正
的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分
明
的
情
況
已
經
消
失

眼
前
。
不
過
每
個
地
方
都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不
要
再
為
寒
冷
的
大
風
雪
而

拚
搏
，
反
而
有
時
知
道
在
外
國
生
活
的
家
人
，
每
天
也
要
為
上
班
遇
上
的

惡
劣
天
氣
而
煩
惱
覺
得
擔
心
。
衷
心
感
謝
上
天
，
給
予
我
們
一
個
又
一
個

令
生
活
充
滿
色
彩
的
季
節
轉
變
，
所
以﹁
這
個
冬
天
不
太
冷﹂
其
實
也
不

錯
。 這個冬天不太冷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俯瞰城市
百
家
廊

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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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牘勞形之餘，難得偷閒登高望遠。這是三十
多層的大廈，躋身城市的制高點。置身半空，長
風浩蕩。憑欄高瞻，風光無限。俯瞰之間，雖無
君臨天下的感覺，但關注這座城市的視角和維度
卻有了變換。
在如水的日子裡，對這座城市一般是平視，或
者仰視的。平視的居多，目力所及，有前面擁堵
的車流，雜亂的腳步，也能看到路邊的綠樹鮮
花、行人的花枝笑靨。仰視居少，僅在高樓蔽日
或者霧霾壓城之際，尋到麗日碧空已是很奢侈的
記憶。雨後春筍般的高樓大廈，看起來成嶺成
峰。新的地域坐標「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
幻大王旗。城市的高度恰如地上的物價，早上一
睜眼又會漲了不少。
倒是那頑強的新綠在鋼筋水泥之間蜿蜒生長，
只要有縫就會透出綠色來，間或尋到一片花海、
一條林帶、一池秀水，令人備感神清氣爽，彷彿
城市也生機勃勃起來。與龍應台感同身受極了：
雖然「在水泥地裡種花」備極艱辛，但仍是看得
見許多青翠嫩苗從地底鑽出，迎向燦爛陽光。
欣喜之情主導着我對城市的印象。就像穿城而
過的那條母親河，主流的地位不容覬覦。沿着支
流溯源而上，伸入城市角角落落的是我的思維。
靜觀以透徹，沉思方深刻。透過城市繁華的背
後，有許多凝重的東西叩擊心靈，催人思索。

看那車水馬龍，看那行人匆匆。我們繁衍生息
在這個日益膨脹的城市，何嘗不像微不足道的螞
蟻在日夜奔忙，為了生計。老子曰：「天下熙
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一
個不爭的事實，在城市裡東奔西突的人們，無不
是為了利益和價值。無非是有的為了養家餬口，
有的是為了蠅頭小利，有的是為了蠶食鯨吞社會
利益。當然，也有的是興業惠民，無私奉獻，追
求大利大義。會有許多能夠把握底線不無道取利
的人們在堅守着良知的陣地。陸離的表象掩蓋不
了事實，城市的節奏很快，人們走得很急，靈魂
往往追趕不上，在街道上遺落一地。芸芸眾生被
生活的洪流裹挾着不得停息，或許只有在深夜裡
才能夠卸下疲憊，讓心休息。
樓宇是城市的骨架，撲面而來的是成千上萬的

窗戶，它們彷彿是探究這座城市的眼睛。每一扇
窗戶的後面都生活着一個家庭，每一個家庭都有
經年累月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飽蘸了人間的歡
喜悲情。列夫．托爾斯泰斷言：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確是，家
家都有一本經。好念，難念，經都在那裡，不能
不念。幸福，悲傷，糾結摻雜在那裡，不可言
傳。可以想像，在那窗內，有的在享受天倫之
樂，有的在煎熬鰥寡孤獨；有的在遊戲世界裡饕
餮時間，有的在病魔的手掌裡苟延殘喘；有的新

婚燕爾憧憬無限，有的生離死別勞燕分飛；有的
萬貫家財心驚膽顫，有的兩袖清風自得休閒。人
生百態，家短里長，人活一世，世事滄桑。無論
是順境逆境，無論是富足貧窮，無論是健康疾
病，人們都渴求幸福。嚮往幸福的力量，讓地上
的微塵裡也會開出鮮花。
城市是龐大的社會綜合體，人是最主宰的元素。

人的存在狀態是城市魅力最鮮活的體現。愛一個城
市，是因為它給你幸福。聚於斯，生息於斯，你在
這裡幸福快樂嗎？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無疑是幸福
的城市，民生是城市的靈魂。昔日濰縣縣令鄭板橋
詩以抒懷：「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當政者體恤
民情，不懈增進人民福祉，自然凝心聚力，倍受擁
戴。智者的目光會穿越鱗次櫛比的廣廈，看到城中
村正在上演的利益拉鋸，看到有流浪乞討的人在街
頭躑躅，看到那些街道的拉鏈經常合不攏口，看到
紅燈亮了有人仍然穿越馬路。這都是城市之殤，需
要執着地去療養。眼光再深邃點，你會憂慮曾經陽
春白雪的城市日益面臨尷尬的挑戰，農村暴漲的財
富洪流已經淹沒了城市窪地，城鄉差別的日漸式微
讓市民逐漸喪失心理優越的底氣，城市活力在世界
金融大潮中會陡然分崩離析。民生為本，城興民
榮。一個讓外地人欽佩和嚮往，令本地人幸福和自
豪的城市，不用鼓噪，自是名城。
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

足謀一域。治理一座城市如此，管理一個國家莫非
如此。有家國情懷，具為民理念，終鞠躬盡瘁，謀
民生福祉，是治國理政的基石和準繩。萬物循規，
惠風和暢，黎民安康，這是文明的國度。小城是大

國，大國是小城，立城立國，成於民生。不畏浮雲
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位卑者在家國人本面
前，思緒也會撒了韁繩。如果說治國同治城，前述
是治理理念的話，提升國家和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的現代化也是當下最熱門的話題。這應當屬於
方法論的範疇吧，也就是治理實現的路徑和舉措。
統籌謀劃，兼顧左右上下，按照體系運行規律來經
營城市，科學治理，想必是決策者們的不二選擇。
一個城市，內涵的豐富，外延的無限，或許超出想
像，不僅僅是我從樓宇縫隙目力所及的扇面。胸懷
全城，俯察眾生，才不會偏離民生福祉的人間正
道。維繫好這座城市，需要許多的仁人志士，仰仗
諸多社會精英，離不開碌碌勞作的各個社會階層。
城市，終究還是人的城市。有了富有活力和創新的
群體，城市才有方向和希望。城以人興，人以城
榮。鋼筋鐵骨之間，因為有了我們才有血有肉，生
機無限。
一心看風景，不經意間自己也成了別人眼裡的
風景。長風喚我醒，終要下樓去。走到街上，我
也成了被俯瞰的人。

■有了富有活力和創新的群體，城市才有方向和
希望。 網絡圖片


